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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清华
○陈肇元（1952 届土木）

1949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值宁波解

放。那时的宁波没有高校，想上大学的

大部分同学都需要到国内高校各自设在上

海的招生考点赴考。这样，我告别了宁波

老家，辗转到上海、北京，最后成了北方

人。但直到现在，改不了的仍是那石骨铁

硬的宁波口音。步入老年后，忘不掉的也

是童年时受日军轰炸和占领的恐惧与仇

恨，以及抗战后在效实中学上学的四年住

校生活和中学老师们的教诲。

那时不像现在有全国统考，江浙两省

的考生都就近选择到上海考场参加考试。

当时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铁路、海路中

断，我只能乘坐破旧的长途汽车，遇到被

炸得坑坑洼洼的地段时，就靠自己随身

携带着的一根扁担，一头挑个箱子，另一

头挑个包袱，下车步行。遇到国民党的飞

机轰炸还得设法躲避，晚上就在路边坐下

熬过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

到了上海的姑父家中。姑父在 1947年就

迁家到上海，住在陕西南路的一座四层洋

房中。那时考上大学很容易，在上海，我

考取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所大

学，最后听取资助我上大学的姑父建议，

选择了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家创办的私立中

国纺织工学院（简称中纺）。因为按以往

经验，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到纺织厂工

作有保证，成绩好的能被保送到英国深

造，而我是以最高分被录取的。

在中纺，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教课的老

师几乎都聘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

大学等名校的著名教授兼职，对学生要求

比较严格。学校在上海市中心，我在中纺

上学是走读，中午吃碗阳春面果腹，每星

期有三个傍晚作为家庭教师辅导一个富裕

家庭的小女孩功课赚点钱。

但是，我很快觉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纺织市场一片萧条，也因为当时姑父有笔

从国外进货的生意，运货的轮船靠近上海

港时，受到国民党军舰封锁，不能进港卸

货，赔了一大笔钱，1951年他就离开上海

到台湾经商去了。我自己也觉得不能再依

靠亲戚的经济资助，想到国内总要搞工程

建设，所以报考了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土

木工程系的转学生。那时的国立大学不需

要交学费和住宿费用，学生只需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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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肇元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

伙食费。

就这样，我成为清华大学招进来的末

代转学生。自此之后，国内大学之间再没

有转学的了。至今我仍认为，高校之间应

该允许学生通过考试或考核转系或者转

学。刚上大学的学生，往往不甚明确自己

的兴趣和志向究竟在哪里。

到清华大学那年，土木工程系招进了

五个转学生，同时又有六个土木工程系学

生转到校内的机械系等系。清华大学建筑

系的许多著名老教授，当初考进清华大学

当学生时，读的是航空、机械等系，甚至

是文科院系，一年后才转到建筑系，毕业

工作后有许多成为建筑名家和权威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名气在南方甚至比上

海交通大学还大，大部分老师和学生也都

是南方人。那时的大学都各自单独招生，

并没有全国统考。报考的学生被录取后也

不发给录取通知书，录取名单只在报上公

布，看到被录取后，就可以去报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在南方人看

来实在遥远。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需要两

天两夜，过长江要下火车坐轮渡。到了北

京站，就有清华大学的高年级同学在车站

门口热情接待。大家拥上卡车站着，一

路颠簸到了郊外的清华园。车子进校园

后，先到体育馆前的大操场绕场一圈，接

受老同学欢迎，然后才下车进明斋的男生

宿舍。新报到的土木工程系二年级转学生

中，我和其他三个转学的同学同住在明斋

的270号房间。

由于过惯了拥挤的南方江浙城市生

活，我一到清华园就犹如到了美不胜收

的世外桃源。清华的西校门外是一望无际

的散落着的低矮的农舍，农舍的黄色夯土

墙上涂有用白灰刷成的圆圈，据说是晚上

有狼从周边荒废的圆明园出来时，见了白

灰圆圈就会害怕，不敢靠近房子伤人。但

校园内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包括西方学院

式的系馆和大礼堂、体育馆，古色古香的

工字厅皇家建筑与荷花池。偌大的美丽校

园，在上海的高校中是见不到的。那时的

大礼堂舞台正上方墙面嵌有校训“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图徽，面对舞台的礼堂

二楼墙面挂有“寿与国同”的横匾。没过

多久，图徽中的八字校训没有了，改成了

一个红色的五角星，那块在新中国成立后

早该取消的横匾也就被撤掉了。

我在清华大学上学和工作过程中，从

年长老师与职工身上，多能领会到这种奋

发图强的自强意志和宽容待人的厚德精

神。现在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训中尚有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八个字，引自清

华国学院陈寅恪先生为纪念国学大师王国

维自沉昆明湖辞世的石碑上所铭刻的话，

可是从无凭证为清华的校训，虽然自由思

想和独立精神也应该是大学培养人才的要

旨所在。

从解放刚满一年的上海到了北京，就

像到了另一个天地。我首先感到的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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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气氛特别浓厚，又正好赶上抗美援

朝、参军参干和“肃反”“五反”等政治

运动，学生们的热情非常高，一到星期

天就上大街、下煤矿，搞宣传活动，接触

广大群众。学生们个个都是革命的积极参

与者，有的教师则被怀疑成为“肃反”运

动的对象。学生参军是自己报名的，班

上有6个同学获得批准，大家敲锣打鼓欢

送；参干则是党团组织委派的，没有人不

同意，班上有4个同学就这样到地方上当

政治干部去了。到了大二那年的寒假，全

班同学到鞍钢现场进行测量实习。当时鞍

钢的生产设备多被苏联拆下当作战利品撤

走了，看上去是一片废墟。大家顶着刺骨

寒风，爬到二三十米高的厂房上，测绘厂

房结构的构件尺寸，以便为战后修复及重

新生产提供资料。在随后的暑假里，同学

们在老师带领下去了长春，在日本细菌工

厂原址的大片土地上进行地形测量，为建

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地形图。频繁

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学们专

心读书，但使他们接触了社会，培养了吃

苦耐劳和爱国主义精神，建立了服从组

织分配的理念，思想收获很大。在学校

里，我是靠刻蜡版、印讲义的收入解决

伙食费用的。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按志愿被分成结

构、水利、卫生、工程四个专业组，我选

了结构组。土木工程中的所谓“结构”，

就是房屋、桥梁等土木工程中以梁、板、

墙、柱等各种承重构件相互连接起来的组

合体，就如人的骨架，起着支撑整个工程

并承受各种重量和力的作用。结构一旦倒

了，整个房屋也就垮了。

清华大学的老师学识渊博，名气很

大，但口才并非个个都好，有的讲课并不

清楚。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看到校、系的

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所以有的课程只是

考前去听听，利用不去上课的时间到校、

系图书馆自学。自学是我在中学就养成的

习惯，大学生更要靠自觉，学校要给他们

更多的自由选择，不能靠上课点名要学生

上课。

1952 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

计划，急需专业人才，政府决定全国高校

的大三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参加工作，

本来要学两年的专业课，最后只得匆匆忙

忙压缩在一年内补齐学完专业课程。

毕业时大家热情高涨，抢着到最艰苦

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全班约50人，但最后

分配留校工作的竟多达14人，其中绝大多

数到从土木工程系分出去的新成立的水利

系去了，留在土木工程系的只有我和另一

个同学。毕业分配时谁也想不到，班上这

些满怀壮志、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有不

少竟会在五年后的“反右”运动和60年代

的 “文化大革命” 中惨遭劫难。

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行政领导中

没有校长，我的毕业证书上署名的校领导

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副主任委

员周培源，还有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学院院

长施嘉炀。

（选自《陈肇元自传：我的土木工程

科研生涯》 ，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


